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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与文学观照

———以宋琬清初江南流寓为考察中心

刘　 永　 娟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ꎬ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

　 　 摘　 要:清初时期ꎬ文人流寓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ꎮ 宋琬是清初诗词名家ꎬ他一生中曾两次流寓江南ꎬ
尤其是第二次流寓江南时期ꎬ前后时间跨度长达八年ꎬ文学书写内涵丰富ꎬ情感体验鲜活生动ꎮ 从起初“江村

倡和”的“怨”与“怒”ꎬ逐渐到流连山水的居处调适ꎬ再到“精神逐步获得超越”的自由与超脱ꎬ宋琬逐渐达到

一种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和解与建构ꎮ 宋琬流寓江南的文学书写ꎬ不但在清初诗人中显得尤为突出ꎬ更在一定

程度上代表了此一时期诗人流寓生活与文学书写的总体趋向ꎬ反映着士人流寓心态的发展变迁ꎮ
　 　 关键词:宋琬ꎻ江南流寓ꎻ身份认同ꎻ文学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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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琬驰名清初诗坛ꎬ王士禛«池北偶谈»将施

闰章与他并称“施宋”ꎬ谓:“康熙已来ꎬ诗人无出

南施北宋之右ꎬ宣城施闰章愚山ꎬ莱阳宋琬荔裳

也ꎮ” [１]２０５－２０６可见ꎬ清初诗坛盟主王渔洋对宋琬诗

的推重ꎮ 相对于诗而言ꎬ宋琬的词数量不多ꎬ但亦

多为时人称道之作ꎮ 董俞序宋琬«二乡亭词»曰:
“湖海之作ꎬ伧父辛、刘ꎻ闺帷之制ꎬ衙官秦柳ꎮ
此真子建天人之才ꎬ邯郸生能不为之咋舌汗下

乎不朽之道ꎬ人患其少ꎬ公患其多ꎬ岂欲占尽

文苑诸家耶?” [２]８３５由此可见ꎬ宋琬诗词兼善ꎬ为时

人所称美ꎮ
宋琬一生丰少屯多ꎬ曾两次入狱ꎬ第一次是在

顺治七年(１６５０ 年)冬十一月ꎬ因受恶仆构陷下

狱ꎬ次年二月出狱ꎮ 第二次是在顺治十八年

(１６６１ 年)秋八月ꎬ族子宋一炳诬宋琬与山东于七

同谋为乱ꎬ十一月宋琬全家被下狱ꎮ 这次入狱ꎬ历
时两年余ꎬ至康熙二年(１６６３ 年)十一月ꎬ才得以

出狱ꎮ 出狱后ꎬ直到康熙九年(１６７０ 年)初秋ꎬ宋
琬一直辗转于杭州、南京、扬州、松江等地ꎬ或与友

人泛舟ꎬ或湖上唱和ꎬ或聚会宴饮ꎬ或登高赏景ꎬ或
送别饯行等ꎬ创作甚丰ꎮ 宋琬流寓江南的文学书

写ꎬ尤其是其词作ꎬ颇为集中地体现了宋琬对社会

人事的思考ꎬ而目前学界现有研究多集中在宋琬

的诗歌及词作的风格方面ꎬ对其情感体验和人事

书写的探讨尚不多见①ꎮ 其实ꎬ宋琬流寓江南时

期的文学书写ꎬ折射着他对身边人事的细腻感知

与独特体验ꎬ相对于宋琬数量众多的诗歌而言ꎬ词
作亦提供了其对社会人事的重要观照角度与思考

方式ꎮ

　 　 一、劫后余生:复杂心绪的投射

明清易代之际以至清初ꎬ是一个特定的时代ꎬ
诚如严迪昌先生所言ꎬ这是一个“心灵颤栗、惊悸

徬徨”的时代ꎬ汉族士大夫“身临战乱频仍、水深

火热的境地ꎬ特别是仕途经济的幻梦的破灭、传统

相承的宗法的断裂所导致的旧巢已倾、新枝难栖

的进退失据的际遇ꎬ在广大汉族人民以及各个阶

层的士子心头激荡起种种辛酸ꎮ 悲慨、郁怒、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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怆、哀怨、迷茫、怅惶ꎬ一股股似风似雨地袭击、紧
裹着人们的心灵ꎬ而最为敏感的知识阶层则尤其

在俯仰今昔之际感慨良多” [３]５１ꎮ “海内八家之

一”的宋琬即处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ꎬ“言为心

声ꎬ不平则鸣”ꎬ其寓杭期间的诗词创作ꎬ或悲慨

郁怒ꎬ或凄怆哀怨ꎬ或迷茫怅惘ꎬ或谐谑自嘲
皆是其劫后余生复杂心绪的投射ꎮ 这种复杂心绪

典型地投射在宋琬杭州“湖上倡和”词和扬州“红
桥倡和”词中ꎮ

康熙三年(１６６３ 年)春三月ꎬ宋琬之友王士禄

以蜚语遭冤狱数月ꎬ被释后流寓杭州ꎮ 关于此ꎬ清
初陈维崧«王西樵炊闻卮语序»曰:“甲辰春三月ꎬ
吏部王先生以蜚语下羁所ꎬ越数月ꎬ事大白ꎬ先生

南浮江淮ꎮ” [４]４７同年ꎬ友人曹尔堪“适童奴与县卒

角ꎬ误触尉怒ꎬ尉肤诉长吏ꎬ语过激ꎮ 事闻ꎬ坐谪当

徙关外ꎮ 先是君不交公府ꎬ当事吏皆多不悦ꎻ又自

恃无罪ꎬ不诣吏求解ꎬ故卒坐法ꎬ实非其罪也ꎮ 一

时朝士亲交惜君者ꎬ争助私钱ꎬ用营建例ꎬ得赎ꎬ无
出塞” [５]３８１ꎮ 曹尔堪因僮奴与县卒口角而被牵连ꎬ
坐徙关外ꎬ得亲友营救幸免出塞ꎬ亦遭放废ꎮ 康熙

四年(１６６５ 年)春ꎬ三人相遇于西湖ꎬ同是天涯沦

落人ꎬ颇多感慨ꎬ遂以«满江红»词调填词唱和ꎬ由
曹尔堪、宋琬、王士禄首开其倡ꎬ后来南北词人参

与者数以十计ꎬ影响深远ꎬ流播甚广ꎬ此为清初词

坛著称的“湖上倡和”ꎬ又名“江村倡和”ꎮ 康熙五

年(１６６６ 年)ꎬ宋琬、王士禄、曹尔堪相聚于扬州之

红桥ꎬ以«念奴娇»为词牌ꎬ填词倡和ꎬ各十二首ꎮ
宋琬、曹尔堪、王士禄三人发起的“湖上倡和”在

当时影响深远ꎬ以至“同门纸贵”ꎬ甚至在两年后ꎬ
三人相聚于广陵ꎬ受前次倡和的影响ꎬ又发起了

“广陵倡和”(又称“红桥倡和”ꎬ实是因为“故人

携手”“恰又成三ꎬ扬州重见”ꎮ 可见ꎬ“广陵倡和”
是“湖上倡和”的赓续ꎬ其发起实是“湖上倡和”的
导引之功ꎮ 这两次倡和ꎬ宋琬都是主要参与者ꎬ选
调用韵合乎声情ꎬ用典恰切ꎬ语言苍古ꎮ

(一)词调选用谐声情

词人选择什么样的词牌进行创作ꎬ或出于兴

之所至随意选择词牌ꎬ或因互相酬唱、次韵而有固

定的词牌ꎬ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ꎮ 具体到宋琬、王
士禄、曹尔堪三人之倡和ꎬ词牌的选择ꎬ并非随意

为之ꎬ而是有其选择的必然性ꎬ择调作词ꎬ前人已

有论述ꎮ 张炎说:“作慢词ꎬ看是甚题目ꎬ先择曲

名ꎬ然后命意ꎮ” [６]１３王易«词曲史»:“词调与文情ꎬ
亦有密切之关系就词体言:则本律而定调ꎬ由
调而定声ꎬ以声而见情ꎮ” [７]２３５

关于“满江红”词调ꎬ岳飞所填«满江红»词几

乎家喻户晓ꎬ在宋金交战之特殊背景下ꎬ其词情激

昂ꎬ壮怀激烈ꎮ 龙榆生先生曾对“满江红”词调加

以概述ꎬ他认为“满江红”词调声情激越ꎬ适合表

达慨慷之情ꎮ 此次“湖上倡和”ꎬ三先生选择“满
江红”词调倡和ꎬ确是做到了“赋情寓声ꎬ自当求

其表里一致”ꎮ 兹举宋琬此次倡和«满江红予

与顾庵、西樵皆被奇祸得免»词如下:
痛定追思ꎬ瞿塘峡、怒涛飞涨ꎮ 欢北

寺、皋陶庙侧ꎬ何期无恙ꎮ 庄舄悲歌燕市

外ꎬ灵均憔悴江潭上ꎮ 问绨袍、高谊有还

无ꎬ谁能饷? 　 　 愁万斛ꎬ东流漾ꎮ 五

噫句ꎬ舂闲唱ꎮ 恨埋忧无地ꎬ中山须酿ꎮ
故态狂奴仍未减ꎬ尊前甘蔗还堪杖ꎮ 笑

邯郸、梦醒恰三人ꎬ无殊状ꎮ[２]７３６

宋琬词上片一开头即以一仄声字领起全篇ꎬ
振起了激越的感情ꎬ接着连用“庄舄悲歌” “灵均

憔悴”之典故ꎬ表达慷慨悲歌之情ꎮ 下片用“中山

须酿”和“邯郸梦”的典故表达劫后余生之惊悸不

安ꎮ “这是顺康之交汉族士大夫在新朝廷上动辄

得咎ꎬ所处境况极险谲的必然性表现掺和着

余悸和庆幸ꎬ隐寄以怨愤和颓伤ꎬ表现为对尘世的

勘透ꎬ但求于山水中颐养劫后余生ꎬ这就是‘江村

唱和’几个层次的内涵ꎮ” [４]５３此次唱和选择“满江

红”词调ꎬ就唱和的效果而言ꎬ做到了“由调而定

声ꎬ以声而见情”ꎬ可谓一次成功且影响深远的词

坛唱和ꎮ
(二)用典恰切ꎬ语言苍古

诗词中每有委曲之意ꎬ不能直达ꎬ乃引故实ꎬ
借以影喻ꎬ所谓用典是也ꎮ 钟嵘«诗品»序云:“夫
属辞比事ꎬ乃为通谈至乎吟咏情性ꎬ亦何贵于

用事!” [８]１０这里ꎬ钟嵘强调了用典的重要性ꎮ 典

故包括历史典故、文化典故、前代诗词的引用或化

用等ꎮ «文心雕龙事类»云:“事类者ꎬ盖文章之

外ꎬ据事以类义ꎬ援古以证今者也ꎮ” [９]１４０７所谓“援
古以证今”ꎬ实则即是用古事或成语委婉曲折地

表达作者的情思ꎮ 但典故的运用一定要切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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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环境ꎬ要运用恰切ꎬ实为不易ꎮ 张炎«词

源» 曰: “ 词 用 事 最 难ꎬ 要 体 认 著 题ꎬ 融 化 不

涩ꎮ” [６]２０宋琬“红桥倡和”词用典恰切ꎬ用语苍古ꎮ
如宋琬现存“红桥倡和”词«念奴娇丙午小春善

伯希韩招诸同人宴集红桥之韩园分韵»:
玉钩斜畔ꎬ最伤心、游子断肠难续ꎮ

佳丽繁华谁领略ꎬ惟有清狂杜牧ꎮ 我辈

重来ꎬ为欢苦短ꎬ急办三条烛ꎮ 天寒木

落ꎬ佳人同倚修竹ꎮ 　 　 况乃词客都豪ꎬ
雍容车骑ꎬ落笔云烟簇ꎬ乐莫乐兮今夕

会ꎬ莫学阮公痴哭ꎮ 绿酒黄橙ꎬ银筝翠

袖ꎬ偷送初成目ꎮ 朦胧别后ꎬ知他何处

金屋ꎮ[２]７３６

这首词用语苍凉古朴ꎬ词情凄凉中饱含激越ꎮ
正如秦留仙评曰:“上半阙朱楼碧草ꎬ烟雨迷离ꎬ
下半阙堕珥遗簪ꎬ惊心动魄ꎮ”尤其是“清狂杜牧”
和“阮公痴哭”典故的运用ꎬ一唱三叹ꎬ贴合红桥

倡和的外部环境和内在蕴涵ꎮ 所谓外部环境ꎬ是
指红桥倡和的地点在扬州之红桥ꎮ 扬州自古繁

华ꎬ风流才子杜牧在此留下诸多佳话ꎮ “二十四

桥明月夜ꎬ玉人何处教吹箫” (杜牧«寄扬州韩绰

判官»)ꎬ可以说ꎬ杜牧是扬州这座城市的文化名

片ꎮ “佳丽繁华谁领略ꎬ惟有清狂杜牧”ꎬ这里用

杜牧的典故ꎬ正是契合了红桥倡和之文坛风流雅

事的外部环境ꎬ如龚鼎孳«红桥倡和第一集序»
曰:“名园曲树ꎬ宜贮佳人ꎻ废苑荒台ꎬ每来词客ꎮ
则此 集 也ꎬ 洵 江 山 之 盛 事ꎬ 而 骚 雅 之 极 观

哉ꎮ” [１０]２１３１下半阙“乐莫乐兮今夕会ꎬ莫学阮公痴

哭”ꎬ用“阮公痴哭”之典故ꎬ反衬出倡和之内在蕴

涵的复杂ꎮ 王勃«滕王阁序»曰:“阮籍猖狂ꎬ岂效

穷途之哭?”阮籍经常驾着马车四处游荡ꎬ行到穷

途ꎬ放声大哭ꎬ边走边哭ꎬ边哭边走ꎬ所谓恨知音

少ꎬ穷途末路ꎬ生不逢时ꎬ抱负难申是也ꎮ 宋琬此

词用典恰切ꎬ用语合乎声情ꎬ红桥倡和ꎬ参与者甚

众ꎬ各家经历不同ꎬ心绪各异ꎮ 尤其是宋琬ꎬ经过

此前湖上倡和之“怨怒”之情的宣泄ꎬ于红桥倡和

时期ꎬ心态已然进入对此前入狱之痛的选择性遗

忘阶段ꎮ

　 　 二、笑傲烟霞:流寓生活的自我调适

　 　 宋琬生于明万历四十二年(１６１４ 年)ꎬ康熙二

年(１６６３ 年)第二次出狱后已年届五十ꎮ 所谓“五
十知天命”ꎬ经历了宦海风波和囹圄之难的宋琬ꎬ
对人事风物皆有清醒的认识ꎮ 总体上看ꎬ除了

“怨”且“怒”的“罪官” “废人”之激烈心绪外ꎬ更
多的是笑傲烟霞的自我调适ꎮ 风雨漂泊、辗转流

离之后ꎬ置身于江南的清初文人需要江南的小桥

流水、杏花春雨来洗涤心尘ꎬ安放疲惫的身体与心

灵ꎮ 多年的江南流寓生活ꎬ宋琬是如何调适自己

的心灵的呢?
(一)山水疗愈

“江山留胜迹ꎬ我辈复登临”ꎬ文人雅士与山

水人文ꎬ有一种天然的契合感ꎬ“仁者乐山ꎬ智者

乐水”ꎮ 江南山川之美ꎬ古来共谈ꎬ“永嘉之乱”之
后ꎬ晋室南迁ꎬ大批知识分子和世家大族萃止江

南ꎬ使得江南成为人文渊薮ꎮ 江南之地在人们心

目中ꎬ山水清佳ꎬ人物英俊ꎬ“其山 巍以嵯峨ꎬ其
水 渫而扬波ꎬ其人磊砢而英多” [１１]８６ꎬ小桥流水ꎬ
溪畔人家ꎬ杏花微雨ꎬ山水如画江南ꎬ浸润着

中国人的诗意ꎬ满足了士人对于佳山秀水的幻想ꎮ
对于流寓江南的宋琬来说ꎬ纵情山水的确可

以疗愈其长期入狱之痛ꎮ “系缆芙蓉岸ꎬ舟人指

翠微ꎮ 却携青箬笠ꎬ来款白云扉ꎮ 夏木莺声接ꎬ高
楼山气归ꎮ 隔篱精舍晚ꎬ清磬满鱼矶ꎮ” “曾闻丘

壑美ꎬ悔不及春游ꎮ 正欲寻源去ꎬ何妨为雨留ꎮ 绿

萝宜罥目ꎬ红叶不同秋ꎮ 叹息浮家客ꎬ飘摇愧野

鸥ꎮ”(«东园二首») [２]２２０这两首诗清新淡远ꎬ读之

令人忘忧ꎮ 戊申六月朔三日ꎬ宋琬从杭州涌金门

出发游西湖ꎬ见奇云ꎬ遂作«湖上奇云记»:“立者

如鹤ꎬ飞者如鸾ꎮ 植而高者ꎬ如羽葆之 ꎻ舒且卷

者ꎬ如九斿之旂山之麓ꎬ有崦有峪ꎬ有壑有塍ꎬ
有似田家篱落者ꎬ有似酒帘之摇曳者ꎬ有似彴略之

断续者ꎬ纷纶倏忽ꎬ变幻俄顷ꎬ虽王维、荆浩殆未能

图绘其仿佛也” [２]４３４ꎮ 云之起也ꎬ气象万千ꎬ“为
停舟良久归而蚊蚋盛集ꎬ不可以寐ꎬ乃呼童子

执烛而画其异” [２]４３４－４３５ꎬ白天赏其不足ꎬ入夜尚画

其貌ꎬ其纵情山水若是ꎮ
但这种借湖山调适的心情又是复杂多变的ꎮ

宋琬«约同友人九日登高启»:“江涵秋影ꎬ白雁书

天ꎻ菊放疏篱ꎬ黄花匝地ꎮ 屈授衣之令序ꎬ易起羁

愁ꎻ感落帽之佳辰ꎬ雅宜胜赏ꎮ 登高望远ꎬ有林处

士之孤山ꎻ击汰扬舲ꎬ寻白香山之古埭ꎮ 烟寒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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柚ꎬ交加水面楼台ꎻ鬓插茱萸ꎬ映聚天涯兄弟ꎮ 台

空戏马ꎬ重吟宣远之诗ꎻ目送归鸿ꎬ共抚嵇康之操ꎮ
歌成白苧ꎬ无劳急管繁弦ꎻ醉酒乌程ꎬ试看长林落

叶ꎮ 愿携襥被ꎬ信宿山阿ꎮ” [２]５０３这里首先写了重

阳时节ꎬ西湖之美ꎬ邀友人登山远望ꎬ可以看到林

逋隐居的孤山ꎬ乘着船在水中荡漾ꎬ去寻找白居易

曾经游览过的古埭ꎬ为登高望远和泛舟寻古增添

了文化色彩ꎮ 而“鬓插茱萸ꎬ映聚天涯兄弟”ꎬ让
人不禁想起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遥知

兄弟登高处ꎬ遍插茱萸少一人”ꎬ我在家乡的兄

弟ꎬ会不会想起我呢? 登临山水之余ꎬ羁旅之愁油

然而生ꎮ 而且ꎬ结尾处提到了嵇康———西晋名士

嵇康被人诬陷至死ꎬ临刑前ꎬ面对生死从容不迫ꎬ
他抚琴一曲«广陵散»ꎮ 宋琬提及嵇康ꎬ似是隐喻

自身的无辜被祸ꎮ
(二)交游忘忧

宋琬乃清初著名诗人ꎬ与宣城施闰章称“南
施北宋”ꎬ与沈荃、施闰章、曹尔堪、王士禄、王士

祯、汪琬、程可则并称为“海内八大家”或“清八大

诗家之一ꎬ又是“燕台七子”(施闺章、宋琬、丁澎、
张谯明、周茂源、严沆、赵锦帆)之一ꎮ 宋琬平生

交游广阔ꎬ“故废者八年ꎬ公侨居吴门ꎬ年过五旬

始 日与骚人逸客倘徉于诗酒山水间” [１２]ꎬ与
清初诗坛名家龚鼎孳、王士祯、王士禄、施闰章、尤
侗、曹尔堪、陈维松、方文、汪懋麟、丁澍、田雯、梁
清标等皆有唱和ꎮ

“伏枕南屏寺ꎬ闻君脱罻罗ꎮ 翻然具舟楫ꎬ及
此问烟萝ꎮ 惊定收双泪ꎬ悲来著九歌ꎮ 惠连新句

好ꎬ惆怅未同过ꎮ”“惜别魂犹悸ꎬ相逢病欲苏ꎮ 全

身来北寺ꎬ留眼看西湖ꎮ 白社期同往ꎬ青山道不

孤ꎮ 故人曹邺在ꎬ吟眺慰穷途ꎮ” [２]５０３(«喜王西樵

至湖上二首») “湖上莺啼早ꎬ人来归雁初ꎮ 登临

欣并屐ꎬ货殖续成书ꎮ 弱柳垂疏槛ꎬ游鱼出碧渠ꎬ
不逢渔父关ꎬ谁识楚三闾ꎮ” [２]５０３(«和曹顾庵湖心

亭作»)此乃与友人出游之唱和篇什ꎬ又有祝寿、
题画、送别、赠序、宴饮之作等ꎮ 如在扬州时作

«贺新郎为龚芝麓寿»词、«送龚芝麓起复还京»
诗、«题王西樵西湖竹枝词序»等ꎮ 由此可见ꎬ宋
琬在流寓江南时期的交游活动非常丰富ꎬ他与当

地的文人墨客建立了深厚的友谊ꎮ 这不仅使其在

精神上获得了极大的慰藉ꎬ也帮助他缓解了牢狱

之灾带来的心灵创伤ꎮ
(三)隐逸超脱

宋琬之父宋应亨系抗清义士ꎬ且死于抗清守

城之战ꎬ而身为人子的宋琬ꎬ面对国恨家仇ꎬ缘何

能安心仕清? 走上仕途后ꎬ如履薄冰ꎬ后又两次入

狱ꎬ尤其第二次入狱ꎬ“今一妄男子飞章告密ꎬ株
连逮于戚友ꎬ草索施于童稚” [２]５０１－５０２ꎬ狱中的生

活ꎬ更是“圜扉幽暗ꎬ白日无光ꎮ 击柝之声ꎬ不绝

于耳ꎮ 夏则蚊蚋攒集ꎬ郁蒸湫湿ꎬ坐起靡宁ꎬ拘孪

膇肿ꎮ 今兹盛寒ꎬ百倍于外ꎬ雪窖冰天ꎬ未足为喻ꎮ
桔拳荷校ꎬ累累满前ꎬ朝为要囚ꎬ夕为历鬼” [２]５０２ꎮ
出身莱阳望族的宋琬ꎬ“平时偶遇道馑ꎬ辄掩目不

敢逼视” [２]５０２ꎬ经历非人的牢狱生活之后ꎬ而今

“恬不畏矣”ꎮ 宋琬还曾作«蝉声赋» «狱中之羊

赋»以记其事:“余以牢修之灾ꎬ淹系西曹ꎬ践朔雪

以来思ꎬ闻秋飚而未去ꎮ 摧残槁木ꎬ羡亭树之依

依ꎻ辛苦蓼虫ꎬ感鸣蜩之哕哕ꎮ” [２]４５６这样的经历ꎬ
对宋琬来说ꎬ是尤其残酷的ꎬ所受打击亦是痛彻心

扉的ꎬ出狱后客居异乡ꎬ经历了非人的牢狱生活ꎬ
其作品中明显可见沧桑之感和避世之思ꎮ

如«念奴娇重过汪氏荣园»:
辟疆池馆ꎬ是谁剪、瓜步江流余沚ꎮ

放逐余生双不借ꎬ重看水穷云起ꎮ 怪石

ꎬ孤亭窈窕ꎬ萝薜藏山鬼ꎮ 行行且

止ꎬ呼童为摘苍耳ꎮ 　 　 堪叹沧海桑

田ꎬ洛阳金谷ꎬ转眼荆榛里ꎮ 舞榭歌台真

可可惜ꎬ愁杀乌衣燕子ꎮ 百顷清潭ꎬ十围

灌木ꎬ桐又生孙矣ꎮ 故人携手ꎬ为言树犹

如此![２] ７４６－７４７

“洛阳金谷”指的是晋代石崇的金谷园ꎬ以豪

华富丽著称ꎮ 后来金谷园荒废ꎬ成为历史的遗迹ꎮ
乌衣巷曾是东晋王谢等世家大族的聚居地ꎬ“乌
衣燕子”象征着昔日的繁华和贵族生活ꎮ “树犹

如此”出自桓温北伐时的典故ꎬ他看到自己早年

栽种的柳树已经长得十分粗壮ꎬ感慨“木犹如此ꎬ
人何以堪”ꎮ 汪氏荣园曾经是一座繁华的园林ꎬ
但在时代的变迁中ꎬ也难逃衰落的命运ꎮ 宋琬重

过此地ꎬ看到园中的“怪石 ꎬ孤亭窈窕ꎬ萝薜藏

山鬼”等景象ꎬ园林的荒芜、破败与记忆中的昔日

繁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ꎮ 这种今昔对比ꎬ让词人

不禁联想到人生的无常ꎬ进而引发了他“堪叹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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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桑田ꎬ洛阳金谷ꎬ转眼荆榛里”等诸多感慨ꎬ于
是挥笔写下了这首词ꎬ以表达对历史变迁、人世沧

桑的深沉悲哀和对人生的思考ꎮ
囹圄余生ꎬ放逐江南ꎬ八载寒暑ꎬ“饥来驱人ꎬ

携家三泖ꎮ 譬彼浮云ꎬ茫无根蒂ꎮ 客子之苦ꎬ良足

悲也ꎮ” [２]６０５宋琬对人生价值的认识发生了巨大改

变: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ꎬ穷则独善其身”的进

取精神逐渐为道家的虚空梦幻意识所取代ꎮ 如

«满江红铁崖顾庵西樵雪洲小集寓中看演邯郸

梦传奇殆为余五人写照也»:
古陌邯郸ꎬ轮蹄路、红尘飞涨ꎮ 恰半

晌、卢生醒矣ꎬ龟兹无恙ꎮ 三岛神仙游戏

外ꎬ百年卿相蘧庐上ꎮ 叹人间、难熟是黄

粱ꎬ谁能饷? 　 　 沧海曲ꎬ桃花漾ꎮ 茅店

内ꎬ黄鸡唱ꎮ 阅今来古往ꎬ一杯新酿ꎮ 蒲

类海边征伐碣ꎬ云阳市上修罗杖ꎮ 笑吾

侪、半本未收场ꎬ如斯状ꎮ[２] ７３８

这首词小序中说ꎬ词人和曹尔堪、王士禄等友

人看«邯郸梦»传奇ꎬ五人经历相似ꎬ皆是劫后余

生ꎬ由看戏而思及自身ꎬ同病相怜ꎬ感同身受ꎮ 宋

琬此词明显可见之隐逸超脱之思ꎮ
宋琬在«题王西樵书金刚诸品经后»说:“辛

丑冬ꎬ予以族子告密ꎬ槛车征诣北阙ꎬ有诏付诸司

败ꎬ颂系庑下者二年居亡何ꎬ竟用举子试卷微

眚ꎬ待直爽鸠外署今虽慬而得免乎ꎬ一追忆

焉ꎬ不啻惊涛沸鼎虽然铁围剑树ꎬ瞬息清凉ꎬ
富贵荣名ꎬ有同泡影ꎮ 惟吾两人方当了悟ꎬ大事因

缘ꎬ不烦转念ꎮ” [２]５１７宋琬和王士禄二人均曾入狱ꎬ
忆及前事ꎬ不啻惊涛骇浪ꎮ 得释后ꎬ二人相遇于江

南ꎬ惺惺相惜ꎬ不胜唏嘘ꎮ 王士禄借书佛经以求得

心灵的宁静ꎬ宋琬见之ꎬ避世隐逸之思油然而生ꎬ
题之表达相似之感慨:荣华富贵如同泡影ꎬ唯有了

悟前尘旧事ꎬ才可不被烦恼袭扰ꎮ

　 　 三、身份认同: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脱

　 　 宋琬出身官宦世家ꎬ其家族在明清易代之际

有激烈的政治抗争ꎮ 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 年)ꎬ清兵

南下围莱阳ꎬ宋琬之父宋应亨散尽家财修复瓮城ꎬ
招募死士组织防御ꎬ率领族人拒守ꎬ城破而殉国ꎮ
由于特殊的家世背景ꎬ宋琬和同一时期的王士禄、
曹尔堪等士人流寓江南除有一定的共性之外ꎬ亦

存在个性差异ꎮ 三人都经历了仕途挫折和人生磨

难ꎬ在江南的山水中寻求慰藉ꎬ以诗词唱和排遣心

中的郁闷ꎬ但由于宋琬身被国恨家仇ꎬ所受打击较

为严酷ꎬ因而内心所受创伤亦较为深重ꎬ因而作品

中时见 “罪官” “废人” 之激烈怨怒ꎬ感情较为

外露ꎮ
(一)“罪官”怨怒之情的宣泄

流寓江南时期ꎬ宋琬作品中时露激愤之情ꎮ
如在与曹尔堪、王士禄等友人的“湖上倡和”中ꎬ
他直抒其“罪官”“废人”的怨怒之情ꎬ以宣泄内心

的愤懑ꎮ 康熙四年(１６６５ 年)春ꎬ宋琬、王士禄、曹
尔堪三人相遇于西湖ꎬ发起湖上倡和ꎮ 关于湖上

倡和ꎬ清初毛先舒«题三先生词»曰:“始ꎬ莱阳宋

夫子为浙臬ꎬ持宪平浙ꎬ以治未一岁ꎬ而无妄之狱

起ꎮ 既而新城王西樵、吾乡曹子顾亦先后以事或

谪或削ꎬ久之得雪ꎮ 今年夏月适相聚于西湖ꎬ子顾

先倡«满江红»词一韵八章ꎬ二先生和之ꎬ俱极工

思ꎬ高脱沉壮ꎬ至其悲天悯人ꎬ忧谗畏讥之意ꎬ尤三

致怀焉而不能已ꎮ 呜呼ꎬ何其厚也ꎮ” [１３]６３９严迪昌

在«清词史»中说:“‘江村’唱酬是当时具有相当

普遍性的迁谪之客的感受的一次大抒发ꎬ故有著

时代印记ꎬ绝非出于闲情逸致ꎮ” [３]５３此次倡和ꎬ宋
琬填«满江红»词八首ꎬ“杨恽南山歌太苦ꎬ邹阳北

阙书难上” [２]７３７ “请室耗ꎬ心旌漾ꎻ击瓦缶ꎬ乌乌

唱ꎮ 看霜侵两鬓ꎬ穷蒸愁酿ꎮ 放逐谁怜亭伯困ꎬ登
临愿借卢敖杖ꎮ” [２]７３７在词中ꎬ直抒其“罪官” “废
人”的怨怒之情ꎮ

相比于词ꎬ宋琬在诗中的情感表述更为直接

愤慨ꎬ如«写哀»(五首):
其一

幽愤嵇中散ꎬ悲歌楚左徒ꎮ
余材诚不逮ꎬ其事若相符ꎮ
荦荦嗟男子ꎬ申申詈女媭ꎮ
巫咸渺终古ꎬ风雨閟难呼ꎮ[２]２２４

其二

憔悴南冠系ꎬ凄凉北寺门ꎮ
冻云添夜哭ꎬ怪鸟下朝暾ꎮ
百代皋陶庙ꎬ前朝李杜魂ꎮ
欲排阊阖问ꎬ虎豹一何尊ꎮ[２]２２４

“幽愤嵇中散ꎬ悲歌楚左徒”ꎬ诗人以嵇康、屈
原自比ꎬ暗示了自己如同他们一样蒙受不白之冤ꎮ

３９

身份认同与文学观照



“余材诚不逮ꎬ其事若相符”进一步强调自己虽然

才能不及古人ꎬ但遭遇相似ꎬ加重了这种怨愤的情

感色彩ꎮ “百代皋陶庙ꎬ前朝李杜魂”ꎬ诗人借皋

陶庙和前朝李杜的魂灵ꎬ表达了对公正和正义的

渴盼以及对所处时代的不满ꎮ “憔悴”“凄凉”“夜
哭”ꎬ进一步强化了怨怒之情ꎮ

(二)感怀家国的遗民之思

宋琬第二次流寓江南时期ꎬ经历了最初 “江
村倡和”时期的“罪官” “废人”之“怨与怒”的情

感宣泄ꎬ随着时间的流逝ꎬ悲愤郁勃之情绪渐趋平

静ꎬ遗民之思时而显现ꎮ 明清鼎革之际ꎬ家乡莱阳

遭遇战乱ꎬ宋琬父兄死于抵御清兵的战役之中ꎮ
漂泊时期ꎬ他内心始终牵挂着故乡ꎬ如«余家海

上ꎬ有林园山墅之乐ꎬ自逢多故ꎬ仅有存者ꎬ十年之

间ꎬ未尝一日棲焉ꎬ岁时犹尽ꎬ睠我旧居ꎬ作«故山

诗»六首ꎬ其一:“汩汩哀时序ꎬ悠悠思故山ꎮ 敝庐

沧海曲ꎬ荒径翠微间ꎮ 幻梦惊藏鹿ꎬ狂歌欲放鹇ꎮ
年年芳草绿ꎬ惆怅未能还ꎮ” [２]２２７诗人开篇直抒胸

臆ꎬ以“哀”字奠定了全诗悲伤的基调ꎬ感慨时光

的流逝ꎬ悠悠岁月ꎬ故山家园始终令人魂牵梦萦ꎮ
“按照中国传统的家国一体的伦理结构ꎬ通常由

此衍为以乡土—国家—民族的序列结构ꎬ于是作

为包容性极强的‘家园情结’已然包括了‘故土’
‘故 乡 ’ ‘ 民 族 ’ ‘ 国 家 ’ 等 多 种 空 间 情

感” [１４]５４３－５４４ꎮ 故园里的一草一木ꎬ承载着诗人过

去的生活记忆ꎬ是故国的象征ꎬ往事如烟如梦ꎬ现
实依然残酷ꎮ “鸟飞反故乡兮ꎬ狐死必首丘”ꎬ诗
人希望像鸟儿般飞越千山万水ꎬ回到故乡的怀抱ꎬ
可因种种原因ꎬ始终无法回归故园ꎮ

宋琬生于明万历四十二年(１６１４ 年)ꎬ出身官

宦世家ꎬ明朝灭亡后ꎬ他虽出仕清廷ꎬ但因父亲抗

清之事以及被人诬陷与农民起义领袖通谋造反被

捕入狱ꎮ 这种特殊的身世经历和坎坷遭遇ꎬ使他

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无奈ꎮ 明清易代前后ꎬ宋琬结

识了许多朋友ꎬ其中不乏一些遗民或具有遗民思

想的人ꎬ如方文、吴梅村、张瑶星等ꎮ 然而ꎬ与那些

坚决不仕清廷、以遗民自居的诗人如顾炎武、王夫

之等相比ꎬ宋琬的情况较为特殊ꎮ 他出仕清朝ꎬ在
立场上与纯粹的遗民有所不同ꎮ 但由于家庭背

景、个人遭遇以及所处时代环境等因素的影响ꎬ他
在流寓江南时期的作品中亦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一

些与遗民之思相关的情感和思绪ꎬ如其 «悲落

叶»:“悲落叶ꎬ落叶纷相接ꎮ 无复语流莺ꎬ飘摇无

黄蝶ꎮ 朝如繁华之佳人ꎬ夕若蘼芜之弃妾ꎮ 因风

起ꎬ从风飞ꎮ 放臣羁客那忍见ꎬ攀条揽扼空沾衣ꎬ
徘徊绕故枝ꎬ柯干长乖违ꎮ 凛凛岁云暮ꎬ此去将安

归? 悲落叶ꎬ伤心胸ꎮ 原因征鸟翼ꎬ吹我到乡

中ꎮ” [２]１６９这是一首杂言歌行体咏物诗ꎬ“朝如繁

华之佳人ꎬ夕若蘼芜之弃妾”暗喻自己生活的遽

然变化:从风华绝代之佳人到愁容惨淡之弃妾ꎬ改
变的不仅是外在的容颜ꎬ更是心灵的无所皈依ꎮ
“原因征鸟翼ꎬ吹我到乡中”ꎬ表达了对故乡的思

念之情ꎮ 此处的“乡”不仅是指地理上的故乡ꎬ更
象征着诗人心中的故园故国以及往昔之平静生

活ꎮ 他渴望能够像征鸟一样ꎬ振翅飞回故乡ꎬ回到

那个让其感到安心和熟悉的地方ꎮ
(三)“逸民”身份的认同

流寓江南ꎬ徜徉山水之际ꎬ宋琬亦逐渐认同自

己被放废之逸民身份ꎮ 远离故乡ꎬ四处漂泊ꎬ宋琬

内心满是孤独和凄凉ꎮ 他身如浮萍ꎬ四处寄寓ꎬ与
故乡的亲人和旧友分离ꎬ这种身世的漂泊让他渴

望回归故乡ꎬ却又因种种原因无法实现ꎬ只能在孤

独中以逸民自处ꎬ逐渐以逸民的视角来观察世界

和表达情感ꎬ抒发内心的无奈ꎮ 如«旧雨来自

度曲ꎬ客金陵雨中作»:
曾记当年雨后ꎬ门前冠盖客ꎬ一何

多! 银烛西窗萤火乱ꎬ听枯荷ꎮ 直到晴

时方去ꎬ湿鸣珂ꎮ
今日雨声犹昨ꎬ萧条三径里ꎬ有谁

过? 料得故人无疾病ꎬ却因何? 只把天

公埋怨ꎬ太滂沱![２]７３２

上阕回忆当年雨后宾客盈门ꎬ夜晚西窗秉烛

听枯荷之情景ꎮ 下阕笔锋一转ꎬ“今日雨声犹昨ꎬ
萧条三径里ꎬ有谁过?”如今同样是雨天ꎬ门前却

无人问津ꎬ暗示诗人如今已处于放废之境ꎬ成为被

冷落的逸民ꎬ这种对比鲜明地体现了诗人人生境

遇的巨大变化ꎮ “料得故人无疾病ꎬ却因何? 只

把天公埋怨ꎬ太滂沱!”表面上是埋怨天气ꎬ实则

反映出诗人内心的复杂情感ꎮ 一方面ꎬ他渴望故

人能来与自己相聚ꎬ排遣寂寞ꎻ另一方面ꎬ又深知

自己放废的处境ꎬ故人或许是因为种种原因不便

或不愿前来ꎬ所以只能借埋怨天公来抒发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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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和失落ꎮ 这种放废之逸民的心态ꎬ既有对自

身境遇的无奈接受ꎬ又有对往昔人际关系的留恋

和对现实人情冷暖的感慨ꎮ
从康熙二年(１６６３ 年)冬十一月初三出狱后

流寓吴、越ꎬ至康熙九年(１６７０ 年)秋北上京师ꎬ宋
琬流寓江南长达 ８ 年之久ꎬ在日复一日的流寓生

活中ꎬ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诗人之心情逐渐趋于平

静ꎬ已然认同自己的逸民身份ꎬ转而于日常生活中

寻觅诗情ꎬ安放辗转漂泊之心灵ꎬ寻求心灵的宁静

自由ꎮ 如«庚戌元旦»二首其二:“龙角苍苍斗柄

横ꎬ春风吹满阖闾城ꎮ 醉来藷蔗还堪杖ꎬ客到芜菁

尚可羹ꎮ 种秫田逢雀鼠耗ꎬ采莼社与鹭鸥盟ꎮ 梅

花夙约今须践ꎬ驴背何辞冒雪行ꎮ” [２]２７５－２７６ «元日

祀先大夫儿辈相随拜跪颇能成礼喜而有作»二首

其一:“华发支离叹鲜民ꎬ椒觞独荐每沾襟ꎮ 松楸

又历三冬雪ꎬ俎豆新添一辈人ꎮ 拜舞宛依严父膝ꎬ
登临能掖老夫身ꎮ 明年小塾谁先入? 箧里遗经为

两陈ꎮ” [２]２７６

如果说流寓之始的湖上倡和时期ꎬ宋琬作品

中多见悲慨怨怒之情ꎬ那么ꎬ到康熙九年ꎬ时经八

年的辗转流离ꎬ其作品中这种怨怒之情已然被磨

砺殆尽ꎬ取而代之的是对自己逸民身份的深度认

同与和解ꎬ表现在作品中的ꎬ则是与自然及人事的

和谐相处ꎬ以甘蔗为杖、芜菁作羹、骑驴赏梅ꎬ儿辈

的茁壮成长亦深慰其心ꎬ处处可见宁静心绪的流

露与表达ꎬ实现了精神上的自由与超脱ꎮ

宋琬一生丰少屯多ꎬ困顿、痛苦、坎坷、凄凉才

是其人生的主题词ꎮ 他早岁困踬科场ꎬ屡试不第ꎬ
在同窗大都已云霄展翅之时ꎬ他却偏偏青云折翼ꎮ
避乱逃亡途中的渔火刀戈ꎻ而后小人诬陷、仇人迫

害ꎻ又仕途坎坷ꎬ从官场到囹圄ꎬ天壤之别ꎮ 知天

命之年流寓江南ꎬ飘泊之感ꎬ客子之悲ꎬ痛彻心扉ꎻ
大起大落ꎬ浮沉不定ꎬ起落间积极用世之心渐渐消

磨为归隐之志ꎻ最后花甲之年于惊悸中死于京城

客舍ꎬ连国人重视的传统的寿终正寝都没能做到ꎬ
非“凄凉”二字所能道也!

出身莱阳望族的宋琬ꎬ深受儒家思想熏陶ꎬ
“达则兼寄天下”ꎬ追求功名是其应然选择ꎬ但在

清初那个汉族士大夫动辄得咎的特定时代ꎬ加之

其特殊家世背景ꎬ其仕途蹭蹬、命途多舛似乎又是

某种必然ꎮ 通过对宋琬江南流寓经历的考察ꎬ我
们可以看到ꎬ在清初那个特定时代ꎬ虽说诗人的际

遇多舛ꎬ但其应对人生苦难的方式是积极的ꎮ 宋

琬在流寓过程中ꎬ虽然经历了痛苦和磨难ꎬ但逐渐

认同了自己漂泊者的身份ꎬ“流寓者在流寓地时

日既久ꎬ会慢慢地与流寓地“同化”ꎬ认同自己流

寓者的身份ꎬ精神逐步获得超越” [１５]ꎬ他始终保持

着对生活的希望和对创作的热爱ꎬ其诗歌创作在

流寓期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ꎬ如其友人方文在

«喜晤宋荔裳观察四首»其二中所言:“频年忧患

两寅同ꎬ却讶诗文转更工ꎮ” [２]８５３ “漂泊首先是一

种生存状态ꎬ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身体上的漂

泊ꎻ一种是心灵上的漂泊ꎮ 后者是一种精神状态ꎬ
更是一种人生境界ꎮ” [１４]５３４在长期的流寓生活中ꎬ
宋琬积极与其他文人交流ꎬ融入当地文人生活群

体ꎬ努力在困境中寻找精神寄托ꎮ 而他流寓江南

的文学书写ꎬ从“罪官” “废人”的怨怒之情、饱含

沧桑的遗民之思ꎬ到“精神逐步获得超越”的宁静

与超脱ꎬ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ꎬ具有丰富的思想

内涵ꎬ体现出多维的人事体验与自然认知ꎬ是那个

时代知识分子流寓生活的缩影ꎮ
同是流寓者的身份ꎬ离散华人群体的身份认

同研究是当代文学研究中一项重要议题ꎬ关于其

移民身份的自我认同与建构ꎬ亦同样是一个动态

变化的过程ꎬ“这种具有流动性的身份认同ꎬ经历

着自我与他者、个人与社会协调ꎬ成为解决移民身

份建构的有效策略之一ꎮ 主体随着时间的推进获

得不同的身份ꎬ不再以一种统一的模式为中心ꎬ而
是既包含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ꎬ又将这种影响扩

散于四面八方ꎬ形成不断变动的过程” [１６]ꎮ 宋琬

应对流寓生活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的样

本ꎬ启示我们:无论我们身处何地ꎬ生活中总有很

多摆脱不了的困境ꎬ我们应积极寻找与内心和解

以及自我身份认同的方式ꎬ拒绝内耗ꎬ享受当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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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ｏｎｇ Ｗａｎꎻ ｅｘｉｌｅ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ｎａｎꎻ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ꎻ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ｖｉｓｕ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陇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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